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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中产业政策的引领对策研究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黄时进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转变为政策行为和政策现实，来实现自己创新驱动发展目
标。美国、日本和韩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崛起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与引导扶持作用。借
鉴美日韩经验，我国可以从三个层面在集成电路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一是在宏观
层面构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二是在中观层面打造政产学研用价值链和创新链紧密联合
体；三是在微观层面促进大型企业战略性创新和中小企业灵活创新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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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对中国是个镜
鉴，集成电路产业的短板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２０１９年５月初，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

“芯”的安全问题又一次引发国人高度重视。如
何切实提高集成电路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
力，在牢牢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构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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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体系等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热点。本文运
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在概述当前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美
日韩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运用产业政策引导
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
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引领的构建策略。

　　一、国家创新体系中产业政策作用的相关
观点综述

　　国家创新体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ＮＩＳ）理论最先由弗里曼（Ｆｒｅｅｍａｎ）在其著
作《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提出，
他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ＮＩＳ是由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
构的活动以及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
引进、改进和扩散。”［１］伦德瓦尔（Ｌｕｎｄｖａｌｌ，

１９９２）和纳尔逊（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在此基础上分别
拓展了ＮＩＳ的概念，前者认为“ＮＩＳ由在生产、
扩散和使用有用知识时能够产生相互影响的要
素构成”［２］，后者认为“ＮＩＳ由能够提高国内企
业创新效率的相互影响的一系列国家制度组
成”［３］。艾德奎斯特（Ｃ．Ｅｄｑｕｉｓｔ，１９９５）进一步将

ＮＩＳ的概念概括为“影响创新的重要的经济、社
会、政治、组织、制度和其它因素的集合”［４］。

综合ＮＩＳ理论的前期研究成果，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国家创新体系》（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报告中，对ＮＩＳ界定
是：“为创造、储备及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
相互作用，而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
学、研究机构及中介组成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
系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业绩。”［５］

２００６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对ＮＩＳ明
确定义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
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６］。
从以上对ＮＩＳ的界定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
家创新体系都认同为：围绕创新而紧密联系的
产学研，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金融和中介

组织等所构建的体系。
对于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学者

们主要从政策工具维度、科技系统构建维度以
及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和国家环境等多个维度
开展研究。从政策工具维度而言，政府支持国
家创新体系的方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转变为政
策行为和政策现实，来实现自己创新驱动发展
目标。美国沃顿学会认为产业政策集中在四个
方面：一是营造市场环境，即营造自由竞争的市
场环境，防止恶性竞争；二是激励政策，即鼓励
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市场开拓；三是结构优
化，即完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四是鼓励国际
合作，即鼓励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外贸环
境［７］。Ｒｏｔｈｗｅｌｌ和Ｚｅｇｖｅｌｄ认为国家创新政策
应包括科技政策及产业政策，依据作用层面，将
产业政策分为三类：一是供给面（Ｓｕｐｐｌｙ），即政
府通过资金、人才、知识、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等提供要素供给支持；二是需求面 （Ｄｅ－
ｍａｎｄ），即政府出台制定采购政策，引导市场需
求来给予支持；三是环境面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即通过出台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营造支持的
宏观环境［８］。国内学者比较认同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和

Ｚｅｇｖｅｌｄ的产业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
的具体国情展开研究，卢锋提出正确区分“产业
政策作为手段与其设定目标之间关系”等四种关
系［９］，来“反思产业政策，力推国内改革”，魏际
刚、赵昌文呼吁系统与辩证地分析产业政策［１０］，
“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政策适时调整”等。

　　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及分析

　　（一）当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
据新华社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报道，２０１９年

全国电子信息行业工作座谈会上，任爱光处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集成电路处）介绍
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２０１８年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６　５３２亿元。其
中，集成电路设计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先进设
计水平达到７纳米，但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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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１４纳米逻辑工艺即将量产，但与国外仍
有两代差距。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行
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
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总销售收
入高达４　３３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了２０．１％。到

２０１７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达到了５
４１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８％。截止至２０１８年
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至６　５３２亿
元，同比增长２０．７％［１１］（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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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及增速现状

据海关总署公布：２０１８年，中国集成电路
进口量为 ４　１７５．７ 亿块 （个），同比增长了

１０．８０％。进口集成电路金额为２０　５８４．１亿元
人民币 （约合 ３　１２０．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９．８％。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美
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ＢＩＳ）禁止美国公司向
中兴通讯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电讯零部件产
品，当即中兴通讯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无法正
常进行。

以上数据和中兴事件表明目前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的现状是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
市场，一方面产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

严重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困境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二）当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存在的问题及
分析

首先，产业政策与国家创新体系没有有效

耦合。当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产业政
策和国家创新体系（ＮＩＳ）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
相互作用并彼此影响，但远远没有实现良性互
动，更没有构建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的动态关联关系，即国家虽然通过一系列政策
来扶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但这些产业政策还
没能够有效地帮助构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
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产业政策与国家创新体
系没有实现有效耦合。

其次，自主创新的产业生态体系尚未有效
构建。集成电路是创新型高技术产业，专利在
一定程度上是衡量集成电路产业创新能力的重
要指标，由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起步较晚、科技
和产业底子薄，在设计、制造工艺、封装测试各
环节的核心技术上都遭遇发达国家的专利壁
垒，因此通过自主创新，在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
方面实现追赶和超越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强大的必由之路。但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集成电路发明专利比例较低，还不能满足发
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集成电路自主
创新的产业生态体系尚未有效构建，还没有形
成激励发明专利与市场化有效转化的生态体
系。

第三，集成电路产业联动不够且产业链各
环节缺乏协同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后，摩尔定律
对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弱，
支撑集成电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步伐放
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
节合作水平提升，产业链中的各个龙头企业进
行有效的开放、协同，成为研发新的进路。当
前，中国集成电路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
模，但从产业链的整合和联动来看，还是比较薄
弱，特别是整机与芯片企业缺乏联动，而且产业
链各环节缺乏协同发展。

第四，龙头企业匮乏，产业整体竞争力弱。
当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大者恒强”局面不断强
化，市场份额正加速向英特尔、三星等龙头企业
集中。然而，我国集成电路企业却规模普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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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业整体竞争力弱、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特别是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在不具备相应
资源和支撑条件下，不计成本一哄而上，遍地开
花地上马集成电路产业，最终导致无序竞争、形
不成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样又进一步削弱
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五，专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据《中国集
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２０１７－２０１８）》预测：
“在２０２０年前后，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人才需求
规模约７２万人，但现有人才存量约４０万，人才
缺口将达到３２万，年均人才需求数为１０万人
左右，而每年高校集成电路专业领域的毕业生
中仅有不足３万人进入到本行业就业”［１２］，专
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将严重阻碍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创新体系中产业政策引领作用的
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是发达国
家和新兴追赶型国家高度重视的产业。由于集
成电路产业投资大、风险高，即便是市场机制比
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也需要依托国家创新体系，
通过产业政策的引领来促进和振兴其发展，美
国、日本和韩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崛起，都长
期地、持续地得到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产业政
策在其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和
支持作用

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将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从三个方面发挥引领和支持作
用：其一，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前提下，
政府实施对集成电路产业优化升级扶持政策，
同时通过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以及科技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提供要素供给支持。其二，
通过追踪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趋势，政府
实施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显著目标导向作用的政
策，能积极引导人才集聚、资金投放、技术研发

等聚焦到国家战略需求的具体目标上。其三，
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涉及面广、技术难、投资大、
周期长等特征，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对集成电
路产业创新发展长期的、可持续的支持，并根据
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完
善，来弥补“市场失灵”缺陷，从而促进集成电路
产业能进入良性发展。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发
展本国集成电路产业时，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
体系中就充分发挥了引领和支持的作用。

美国政府把振兴美国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美
国的国家战略，通过产业政策，美国政府以直接
或者间接的方式支持半导体的技术开发，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美国国防军工部门通过采购
大量产品，确保美国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研发生
产和市场消化的良性循环。在１９８７年，美国政
府出资，在美国国防部和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
署（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
ｃｙ，ＤＡＲＰＡ）的支持下，引导美国ＩＢＭ、ＴＩ和

ＨＰ等１３个半导体企业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
术 战 略 联 盟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此联盟为核心，逐步形成政府、
国家研究机构、大学和民间研究机构及企业之
间的联合开发体制和机制，进而逐步发展成为
商业化、产业化的集成电路国家创新体系［１３］。
为了保持美国在集成电路产业的领先地位，美
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ＤＡＲＰＡ）于２０１７年

６月启动了“电子复兴计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Ｒｅｓｕｒ－
ｇ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ＥＲＩ），被业界誉为美国政府将
通过产业政策开启的下一次电子革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石油危机等事件以及
集成电路技术领域大幅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
日本及时调整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审议
会”，将从支持耗能高的初级重化学工业产业政
策调整为支持耗能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
特别是针对集成电路产业［１４］：“产业结构审议
会”审核并通过了通产省提出的设立“下一代电
子计算机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ＶＬＳＩ）开发促
进费补助金”的预算案。为落实产业政策，通产
省于１９７５年７月成立了包含多名产业界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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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人士在内的“ＶＬＳＩ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
经该委员会充分酝酿，通产省最终决定于１９７６
年３月１０日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
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ＶＬＳＩ技术研究组
合”。根据北京大学周程教授统计分析：“ＶＬＳＩ
组合启动以前，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的８０％左
右依赖从美国进口，但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全部
半导体生产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至１９８０年代
末日本的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超
过了５０％。”［１５］

韩国政府为了扶持半导体产业，１９７５年公
布了以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本土化的六
年计划。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韩国政府开始执行《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共同开发计划》，聚焦

ＤＲＡＭ芯片核心基础技术开发，要求以政府为
主、民间为辅进行投资。至１９９２年，三星开发
出了６４Ｍ规格的ＤＲＡＭ 芯片，开始实现了在
内存芯片领域在技术和市场世界领跑者地位。

２０１６年，韩国政府制定并执行“系统集成半导
体基础技术开发事业”的产业政策，以保持其在
内存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

（二）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促进政产
学合作的作用

“从创新单元看，国家创新体系由国家科研
院所、大学、企业与社会研发机构等单元组
成。”［１６］政产学功能互补，相互协同才能有效地
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促进整个国家创新
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产业政策可在以
下几个方面促进政产学合作：一是宏观调控作
用。产业政策从宏观层面合理配置产学研各方
资源，促进集成电路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所需
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组合。二是提供要素
供给支持作用。产业政策从财政、税收等多个
方面为产学研结合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建设科技园、孵化器等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基础
设施和法律金融中介公司等服务机构。三是促
进产学研合作的自我调节。产业政策从鼓励大
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出发，促进产
学研之间自发开展合作等。

１９８０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斯蒂文森—怀
德勒技术创新法》（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１９８０），要求联邦政府
出台产业政策，用固定的预算协助“产学”之间
的共同开发研究行为。１９８４年美国国会通过
《国家合作研究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　ｏｆ１９８４）避免《反托拉斯法》对半导
体产业政产学结合的约束，１９９３年修改后更名
为《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１９９３）鼓
励企业的共同研发、生产和销售。美国各州政
府纷纷出台产业政策支持建设政产学合作的科
学园、工业／大学联合研究中心（Ｉ／ＵＣＲＣ）和科
技创新中心，例如硅谷科学园、北卡三角科学园
和波士顿１２８公路科学园，特别是硅谷科学园
是全世界集成电路研发和创新中心。

日本振兴集成电路产业政策采用“官民协
调的方式”，即日本政府与产业界、金融界共同
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政府产业政策
促进 ＶＬＳＩ组合中政产学逐渐形成相互协调、
相互讨论、共同推进的方式，最终让“ＶＬＳＩ技术
研究组合”成为“官产学合作实施赶超型技术创
新的一个杰作”［１７］。

韩国在半导体生产本土化和技术创新发展
历程中，实施“官民一体”的ＤＲＡＭ共同开发产
业政策，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的政产学高
效融合。以１９８８年三星完成４Ｍ 的ＤＲＡＭ 芯
片设计为例，这就是在韩国政府支持下，由韩国
科学和技术部（ＭＯＳＴ）下属的韩国电子通信研
究所（ＫＩＳＴ）牵头，联合三星、ＬＧ、现代与韩国
六所大学，“官产学”一起进行技术攻关，为韩国

ＤＲＡＭ芯片产业迈进世界第一阵容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三）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促进企业
成为创新主体的作用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而政
府的产业政策是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
主要手段之一。政府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可以通
过直接层面给予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即资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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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以及出台定向的采
购政策确保企业的市场和利润。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间接层面如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对外贸易
政策等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适宜的环境。

美国的产业政策，对美国集成电路企业，一
方面进行技术研发资助、风险投资、产品采购等
直接支持，一些半导体厂商例如英特尔、ＡＭＤ、
应用材料、闪迪、英伟达和赛灵思等，以及ＫＬＡ
－Ｔｅｎｃｏｒ和Ｌ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等半导体设备公司
都是受益者；另一方面，美国出台保护美国本土
集成电路企业的国际贸易政策，以保护其在国
际市场竞争中的利益。美国政府１９８６年与日
本政府签订了《半导体贸易协议》，主要内容是
日本必须更加开放本国的半导体市场允许外
国厂商进入，且不得对美国半导体市场进行
倾销。１９８７年３月美国政府对含日本芯片
的日本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１９９１年，美日
《半导体贸易协议》续约，日本同意将２０％的
微电子芯片市场开放给美国与其他外国厂
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认为
其半导体产业受到中国威胁，为了维持其领
先地位，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ＣＦＩＵＳ）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年否决了一系列中国半导体企业对美
国半导体企业的收购。

日本ＶＬＳＩ计划于１９７６年３月正式启动
时，是由通产省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
气（ＮＥＣ）和东芝这５家集成电路大企业联合实
施，这５家企业成为 ＶＬＳＩ计划实施初期最核
心的创新主体。随着 ＶＬＳＩ计划的推进，集成
电路产业的上游企业，尤其是半导体装置生产
企业和半导体材料生产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
到合作研究开发中来，“到２０００年时，除荷兰的

ＡＭＳＬ外，生产、销售这种关键生产设备（半导
体加工）的厂家都是清一色的日本公司”［１８］。

韩国实施“政府＋大财团”的产业政策，支
持三星和现代等大企业进入集成电路产业，

１９８３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地区建成首个芯片
厂，在韩国政府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７年间实施的“半
导体工业振兴计划”支持下，１９９２年三星开发

出世界第一个６４Ｍ 规格的 ＤＲＡＭ，超过日本

ＮＥＣ，成为世界第一大ＤＲＡＭ制造商。
（四）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构建创新

生态系统的作用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ＰＣＡＳＴ）２００４

年１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
体系、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认为：国家的技
术和创新领导地位取决于有活力的、动态的“创
新生态系统”（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而非机
械的终端对终端的过程［１９］。同年６月发表的
研究报告《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美国
科学和工程能力之实力》认为：“美国创新生态
系统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是国家关于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的技能上的实力。”［２０］美国的产
业政策一方面支持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为集
成电路产业培养并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才，为
美国集成电路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持续不竭的支
持动力；另一方面支持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
备等多个环节，为硅谷和１２８号公路等科技园
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而且，
美国的产业政策会根据时代变迁和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确保能维护创新生态系
统的生命力。２０１５年，美国启动了国会半导体
核心会议，以专门研究半导体产业政策。随后，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
先后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发布了《美国半导体制
造：产业趋势、国际竞争与联邦政策》和《持续巩
固美国半导体产业领导地位》两份指引性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美国总统
科技顾问委员会等机构发布《向总统报告：确保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地位》的报告，强调对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进行遏制，并提出了对美
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环境的政策建议。

日本ＶＬＳＩ项目的成功，是日本“官产学”
一体化产业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构建创新生
态系统的重要实践，ＶＬＳＩ将五家平时互相竞争
的大型集成电路公司，和通产省所属的电子技
术综合研究所组织起来协同攻关，不仅集中人
才优势，而且促进了日本国内顶级集成电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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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员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推动了日本集成电
路技术的追赶和创新能力，为日本半导体产业

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崛起奠定了基础。
韩国以ＤＲＡＭ 为核心的集成电路产业成

功发展历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从两个方
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一是
培养韩国本土的集成电路人才。在产业发展初
期的１９７５年，韩国政府制订了推动半导体业发
展的六年计划，同时建立了韩国高级科学技术
研究院（ＫＡＩＳＴ）和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ＫＩ－
ＥＴ），进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不仅促进
了集成电路工业的发展，而且为韩国培养了大
批相关领域方面的人才。同时韩国积极派遣留
学生出国深造，并吸收海外高级科技人才从事
韩国集成电路科技发展工作。二是通过产业政
策支持政府、研究所和ＬＧ、三星、现代三大企业
成立联合研究开发项目，使得韩国企业实现在

４Ｍ和１６Ｍ的ＤＲＡＭ上实现自主开发的突破，
跻身世界集成电路产业一流阵营。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韩国实施中小企业扶植政策，有效
地提供了其集成电路技术创新能力。

　　四、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集成电路产业政
策的引领发展策略

　　２０１９年５月初开始，中美贸易战升级。在
困难与机遇交织的复杂形势下，需要充分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借鉴美国、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发
挥国家创新体系中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加快
推进创新驱动进程，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成世
界一流的强大产业。

（一）宏观层面：构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
集成电路国家创新体系

一是通过产业政策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创新
发展的制度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所蕴藏的巨大潜能。”［２１］我国需要通过顶层设
计，围绕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以国家中长期

战略规划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牵引，通过产
业政策，逐步推进破除制约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如根据国内外情况变化
适时调整投融资政策、所得税、进出口退税、产
业链本土化、劳动法、员工期权激励和ＩＰＯ 上
市政策等，营造有利于集成电路产业可持续创
新发展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和商业环境。

二是通过产业政策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基
础要素条件。通过产业政策，增强科技人力资
源，集聚和培养优秀人才是提升集成电路产业
创新供给能力、夯实基础要素条件的首要任务。
一方面以全球格局吸引高层次具有领军作用的
技术人才、擅长国际化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等
来投身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另一方面，通过设立
专项奖学金以及留学基金，引导和激励高校、科
研院所培养集成电路产业需要的基础研究人才
和应用研究人才。

三是通过产业政策构筑面向全球的积极开
放式创新。通过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我国作为
集成电路最大市场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利用
和整合创新资源，吸引国际产业和技术转移，累
积自身的创新基础和能力，促进自主创造和合
作创新交融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多种创新资源、多个创新主体，以及多种互
动、扩散渠道共存的优势，通过产业政策强化应
用导向，以巨大、多样的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
场为辅，逐步让国产集成电路产品能通过市场
检验而获得持续创新进步，形成国际竞争力。

（二）中观层面：打造政产学研用价值链和
创新链紧密联合体

一是以产业政策为引导，以集成电路产业
价值链和创新链为联系纽带，打造政产学研用
紧密联合体。一方面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设
立研发中心；另一方面，建设良好的创新公共服
务基础平台，为各创新主体的紧密联系，为初创
企业的孵化，提供全方位服务。

二是以产业政策为引导，政府通过长期低
息贷款和研发项目资助，对集成电路创新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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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需要组织多部门协同的基础性、重大领域
的研发环节，给予直接支持。

三是以产业政策为引导，在集成电路创新
链商业化环节，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
政府则减少干预。

（三）微观层面：促进大型企业战略性创新
和中小企业灵活创新相融合

一是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央企以及大型民
营企业在集成电路产业中国家战略性、基础性
的重大项目，特别是亟待攻克的重大核心技术，

如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光刻胶及光刻机、单晶
炉等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核心产业链的ＩＣ设
计、ＩＣ制造等领域，发挥创新示范作用。

二是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和支持中小企业
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进行开放式研发与创新，

在细分领域孵化和培育“小巨人”企业。

三是通过产业政策，促进集成电路领域大
中小企业构建开放式互动合作创新体系，以技
术研发和市场流通为引导，根据大中小企业间
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进行资源上的流动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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